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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 渺

“ 科 学 研 究 是 发 现 问

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过 程 。 这 就 好 比 盖 一 栋 房

子，备好的砖瓦石块都是混

乱堆放的，需要把一砖一石

放在恰当位置，形成有型的

建筑物。这个由乱及序的过

程需要知识的指引，否则你

将陷入莫衷一是。”中国工

程院院士、石油地质与油气

勘探专家赵文智日前来到中

国石油大学 （北京） 地球科

学学院与青年学者座谈，就

他们面临的研究困惑和学术

难题进行交流。

赵文智说，学者在调研

过程中，收集到的资料有真

的、假的、粗的、细的，混

乱堆放在一起，需要去粗取

精、去伪存真，把虚假和无

用的信息过滤掉，同时把有

价值的信息进行有机组合。

“当你的知识足够丰富

时，你看到的东西总是有序

而有关联的，这就是知识让

你补了漏洞，看到了别人看

不到的东西。”赵文智说。

在当天的交流中，一个

让 青 年 学 者 共 同 困 扰 的 问

题 是 ， 基 础 研 究 如 何 能 够

获 得 相 对 充 裕 的 经 费 支

持 。 赵 文 智 建 议 ， 想 解 决

这个问题，不妨借鉴一下石

油 公 司 选 题 研 究 的 惯 用 做

法，即从未来需求出发，做

有针对性研究。

他 以 氦 气 相 关 研 究 为

例。氦气是我国稀缺资源，

也是重要的战略资源。赵文

智说，国家层面十分关注氦

气资源的研究与开发利用，

目前有关氦气资源的富集机

理和分布规律尚不明确，致

使对氦气资源潜力和分布评

价尚缺理论基础。

“这个领域的研究就大

有可为。”赵文智说。

据他介绍，氦气来自地

壳深部，在航天等领域有广

泛应用需求。有志于氦气资

源富集机理与分布特征研究

的学者，应该帮助国家破解

资源发现的理论技术瓶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已经

部署了氦气研究项目，专门设立了重点研究项目。

赵文智说，有的青年学者在某个领域已经做了多年研

究，在某些方向积累了一些学识。这种情况下，既要保持

已经积累的优势，也要让自己的研究有“市场”，对涉及

自己专业领域的需求做到心中有数，根据需要对自己的学

术优势做适度调整和扩展，以保持研发的生命力和后劲。

“接下来，我们要为研究成果及时找到转化应用的途

径。”赵文智说。

他以页岩油的研究为例，“如果学者能够看清这个领

域未来的需求，比如黏土矿物类型与不同烃物质组份间的

吸附关系、不同组份烃物质与微纳米孔隙结构的吸附与流

动关系等，然后开展有针对性研究，相信未来会有非常广

阔的需求前景。”

赵文智还感慨，创新是最难的，难就难在判断“创新

点”在哪里。在他看来，前人研究尚未涉及的领域，就是

创新点所在。青年人需要在前人的关注点、创新点相对比

较薄弱的方向上，关注和寻找创新机会。

“目前，我国在南海探索开发的水合物，主要是在含

粉砂的泥基沉积物中分布的，一是水合物丰度低，难于达

到经济开发门槛；二是沉积物极不稳定，不能形成骨架支

撑，开发面临一系列工程技术问题。另外，还有一个经济

开发问题，在水深 1000 米之下开发水合物资源，天然气

单井日产量达不到 30 万方以上基本没有经济性，这是水

合 物 资 源 评 价 和 判 断 其 未 来 发 展 地 位 时 必 须 关 注 的 问

题。”赵文智说。

在这次交流中，让赵文智感到欣慰的是，地球科学

学院“有这么多 40 岁以下的青年教授”。他说，“青年才

俊能否依靠自己的创造，实现新跨越发展，希望在你们

身上。”

他建议，青年学者就算已学有所成，但从成大事和成

大器的角度来说，今后仍然需要不断补充知识，进一步

打好基础。学校老师的职责是传播知识和创造知识，要

让学子们获得足够扎实的知识，就需要老师具备更为渊博

的知识。

“老师与学生是桶水与杯水的关系。要想给学生满满

的一杯水，自己就得备有一桶水。只有不断丰富、完善知

识，才能胜任这一神圣职责。”赵文智说。

他 还 提 到 ， 高 校 教 师 除 了 传 授 知 识 外 还 要 创 造 知

识，也就是在教学之余从事的研究。而研究，说到底就

是在前人已经做了很多工作的领域，去寻找前人丢掉或

遗漏的东西。

赵文智建议，青年学者要脚踏实地给自己的人生发展

设定目标。哪怕已经是小有名气的专家也不可自满，要在

现有基础上设定新目标，并千方百计去努力实现这一目

标，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春江水暖鸭先知。赵文智引用这句话建议青年研究者

培养自己的敏锐意识，力争超越前人。

“敏锐意识就是要有超越常人的感知意识，率先看到别

人没有看到，或者是已经看到但尚未足够重视的东西。”赵

文智说，敏锐的感知就是看准哪些领域存在创新的可能性，

并对该领域出现的新苗头有最先捕获的能力，并能立即投

入精力和时间予以涉足研究。

他还建议，一定要坚持自己的主攻研究方向和专长，

同时又不唯优势和专长，在其他相关领域和方向上注意多

有涉猎和知识的补充，这样才有可能比别人走得更快、走

得更稳、走得更远。

他还提到，年轻人要牢记勤能补拙的道理，坚持花时

间来弥补创新能力的不足，以捕捉有引领性创新的机会，

并贵在持之以恒。

“青年学者们，无论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甚至坎坷

与荆棘，只要奉献事业、用心去做，一切都在期待中，一

切成功皆有可能！”赵文智说。

□ 张 渺

咔嚓，人类用位于太空的“相机”，给宇
宙拍下了一组高清照片，分别是高悬于夜空
中 的 “ 悬 崖 ”、 深 黑 宇 宙 背 景 中 的 “ 五 重
奏”、夜色里一圈明亮的“环”⋯⋯宇宙中时
刻有恒星诞生或死亡，这些瞬间化身宏伟美
丽的画面，被人类记录了下来。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新的詹
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在红外光下拍摄的
照片，首次揭示了此前不可见的恒星诞生区
域。当地时间 7 月 12 日 10 时 30 分，NASA 发
布了首批全色图像和光谱数据。

7600 光年外，船底座星云拥有一座大约
7 光年高的“宇宙悬崖”，它位于一个年轻恒
星形成区域的边缘。其内部巨大的气体空
洞，让“山脉”看上去呈现出令人无法想
象的崎岖走势。雕出那空洞的“刀”，是强
烈的紫外线辐射和恒星风——气泡中心巨
大而炽热的年轻恒星，制造了它们。星云的
壁，被这把刻刀不断“腐蚀”，炽热的电离气
体和热尘埃被抛洒出来，仿佛蒸腾在山峰上
的云。

史蒂芬的五重奏，听上去更像是一首轻
快的蓝调民谣，但它实际上是一组致密星团
的名字。1877 年，天文学家在马赛天文台发
现了它们。而今，它也拥有了一张足够高清
的照片。当一个星系耗费漫长的岁月穿过一
群星系团，星辰的引力相互作用，气体、尘
埃和恒星的尾巴从数百万年轻恒星组成的星
团中拖拽出来。这个过程中的某个瞬间被记
录成影像，韦伯望远镜捕捉到了民谣里巨大
的冲击波。

还 有 46 亿 光 年 外 飞 鱼 星 座 南 部 的
SMACS 0723 星系团。恒星的光芒走了 46 亿
年的时间，终于跋涉到了地球上，投下一个
实际上属于历史的影像。人类无法拥有漫长
的生命去目睹有关宇宙和星辰的生死，但当
我们通过一张高清照片望向宇宙，就仿佛望
到了时间的尽头。

拥有这些照片之后，研究人员将会更多
地了解星系的质量、年龄、历史和组成。韦
伯的另外两个仪器也获得了光谱数据，将帮
助研究人员识别更多关于遥远星系的细节。

数据显示，来自某个星系的光，在韦伯
的 镜 子 捕 捉 到 它 之 前 ， 已 经 传 播 了 131 亿
年，那是大爆炸发生后不久！

当然，这里的“不久”，用的是宇宙尺
度。

“这些影像包括了迄今为止最清晰的遥远
宇宙红外图像，展示了韦伯将如何帮助我们
揭开一些问题的答案。这将帮助我们更好地
理解宇宙，和人类在其中的位置。”NASA 局

长比尔·纳尔逊说。
拍下这些照片的超级“相机”韦伯，拥有

直径 6.5 米、由 18 片六边形镜片构成的主镜
头，还配有 5 层可以展开的遮阳板。这些镜片
被推动时，精度达到了 10 纳米。

镜片上甚至还镀着一层真正的黄金。
韦伯耗资 100 亿美元，是 NASA 迄今建造的

最大、功能最强的空间望远镜。去年 12 月 25
日，它乘坐阿丽亚娜 5 号火箭升空。经历几个
月的调试和复杂部署序列之后，这台相机的镜
子被校准，仪器也适应了太空环境，可以为科
学而拍照了。

它需要先花一个多月的时间，抵达第二拉
格朗日点，距离地球 150 万公里。在那里，地
球、太阳、月亮位于同一个方位，重量被严格
计算并限制的遮阳板，可以同时帮它挡住这三

个天体。在-223℃的深寒中，它开始感知宇宙
中最微弱的眨眼。

当然，这不是人类第一次尝试给宇宙拍照。
在韦伯望远镜投入使用前，很长一段时

间，1990 年就进入太空的哈勃望远镜才是人类
手中最负盛名的“宇宙相机”。宇宙中光线最微
弱的一批星系，当初就是被哈勃的红外探测器
发现的。船底座星云上一次拍写真，也是哈勃
望远镜 1995 年 9 月用 2 号广角行星式摄影机拍
下的。

NASA 于 2003 年 8 月发射斯皮策太空望远
镜，则已经在 2020 年退役。它拍下的螺旋星云
照片，就像一颗夜空中的深邃眼眸。2012 年，
斯皮策还发现过一颗大约有地球 2/3 大小的太
阳系外行星，距地球才 33 光年。

无论如何，比哈勃和斯皮策更强劲的韦

伯，如今走马上任了。当哈勃和韦伯对着同一
片星空拍下同一个角度的照片，后者的细节和
清晰度都更加令人惊叹。韦伯的效率也更高，
它只用了 12.5 个小时就曝光合成好了这张照
片，而哈勃当年足足花了 10 天，才能完成同样
的工作。

用 NASA 副局长帕姆·梅尔罗伊的话说，
“ 作 为 一 名 科 学 家 、 工 程 师 以 及 作 为 一 个 人
类”，他所看到的东西都令他感动。

再来看看这组照片，研究者从中看到了宇
宙起点的奥秘，看到了系外行星大气中的水，
看到了恒星的交互、衰老和死亡。而普通人看
到的是宇宙的浩瀚，人类的渺小，未知的美
丽，或许还有一点点恐惧。

但无论如何，这令人感到惊心动魄的美，
永远会催促着人类，继续前行，不断探索。

望向宇宙的尽头

赵文智院士手把手教你做科研

—
—

青年学者小有名气时切不可自满科技大咖谈

科学闪光者

科学咖啡馆

当地时间 7 月 12 日，这张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布的图像，显示船底星云中一个年轻的恒星形成区域 NGC3324 的边缘。该局称，韦伯太空望远镜上的近红外相机用红外光捕捉到

的这张照片，揭示了恒星诞生之前被遮挡的区域。 视觉中国供图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杨 洁

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

在 大 连 市 沙 河 口 区 ， 绿 树 环 绕 的 大 花 坛

后，立着一块“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

所”的门牌 （以下简称“大连化物所”），将

所区与城市的喧嚣隔绝开来。院内是别有洞

天，依山而行，山脚是催化基 础 国 重 楼 、 能

源基础楼，山上可见化工楼、能源楼、分子

反 应 动 力 学 国 重 楼 、 生 物 技 术 楼 等 ，蝉声响

彻，宿鸟幽鸣。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大连化物所成功开发

了水煤气合成液体燃料技术，为我国石油工业

的恢复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应国家之所需，

一代代科技创新成果从这里走出。催化科学先

驱者之一的张大煜先生、化学激光的奠基人和

开拓者张存浩先生，以及 20 多位两院院士先

后“隐居”于此。

新时代，我国提出了 加 快 绿 色 低 碳 科 技

发展的新命题。大连化物所新一辈的科学家

们 ， 组 织 实 施 “ 洁 净 能 源 关 键 技 术 与 示 范 ”

中科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围绕化石能源

清洁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多能互补与规模应

用和低碳化多能融合战略三条主线，集合了

中科院 20 多家能源领域研究所及大学优势研

究力量，至今已突破 55 项关键技术，完成 29
套工业示范装置开工建设，带动投资 1500 多

亿元。

他们从方寸实验室到万亩工厂，以能源技

术革命推动了能源革命。他们，是破解能源变

革难题的新一代。

燃“煤”之急

一个人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年富力强

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使命。

1999 年 ， 大 连 化 物 所 研 究 员 丁 云 杰 在

30 多 岁 时 就 找 到 了 自 己 的 使 命 。 那 一 年 ，

他 担 任 了 碳 化 学 与 精 细 化 工 催 化 研 究 组 组

长 ， 从 事 合 成 气 转 化 和 精 细 化 工 催 化 等 领

域 的 研 究 。

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我国能源

的印象还停留在石油大会战的盛况。以“铁

人”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油田工人们，喊着口

号 ，“ 宁 肯 少 活 20 年 ， 拼 命 也 要 拿 下 大 油

田”。这一代人用铁人精神，结束了“洋油”

时代，基本实现自给。

“石油资源短缺，原油主要依靠进口。我

国存在‘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结构，形

成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中国工程院

院士、大连化物所所长刘中民说。

面对这样的国情，新一代科技工作者要打响

一场可行的煤炭清洁利用的技术革命。丁云杰团

队的“秘籍”是，掌握以钴基催化剂和以其为核

心的工艺技术，实现“煤变油”的科技突破。

攀登科学高峰，从无捷径可走。深夜 11 点

之后，丁云杰办公室的灯还常常亮着。“基础研

究 的 主 要 意 义 在 于 从 大 量 研 究 信 息 中 鉴 别 真

伪，获取和理解基础理论中的概念和精华。”丁

云杰感慨，虽身处宏观世界，但要把研究视野

钻进微观世界，从原子、分子水平上理解化学

反应。

其中的技术难题常人难以理解。用 1992 出

生的青年科研人员赵子昂的说法是，这是一项能

源转化研究，能够化解国外对石油封锁的危机。

这项研究从实验小试、中试再到工业化已历经

20 年。

这足以跨越一个科学家的中青年时代。

科学接力

破解燃“煤”之急的难题，需要几代人的接

力。

1999 年，潘秀莲赴德国弗朗和费界面工程

与生物技术研究所，开展无机氧化物膜和金属膜

的 制 备 和 催 化 研 究 工 作 ， 4 年 后 完 成 博 士 后 工

作，她回到大连化物所，加入包信和院士团队。

在这场能源技术革命中，他们走出了一条合成气

制烯烃的能源技术创新之路。

2007 年，他们就提出采用双功能耦合催化

剂体系，探索合成气直接转化制低碳烯烃的构

想。这是一个让人激动万分的科学构想，如果能

够实现，对传统工艺路线是一个颠覆性变革，对

我国能源安全战略也具有深远意义。

这项研究，耗时近 10 年。

其间，团队憋着劲向着最初的构想进发，探

索路上充满各种挑战和困难。在团队不懈努力

下，终于开创了煤基合成气直接转化制低碳烯烃

的新途径。就像包信和院士说的那样：“科学研

究，只要方向对，就不怕路途遥远。只要坚持，

再冷的板凳也能坐热。”

2016 年 3 月，《科学》 杂志发表了这一研究

成果，并同时发表了一篇以“令人惊奇的选择

性”为题的专家评述文章。专家称，这一原理上

的突破“将带来工业上的巨大竞争力”。

一位从事费-托制烯烃技术研究 20 多年的德

国专家听闻后，沮丧地说：“这个点子为什么不

是我们先想到的？”

包 信 和 自 豪 回 应 ：“ 这 一 次 也 该 轮 到 我 们

了。”

这期间，团队在该研究方向上，除了申报多

件中国发明专利和国际 PCT 专利外，没有公开

发表一篇相关研究的文章。

“功成不必在我”是难得的科研胸怀。

大连化物所的科学家们展开了一代代的科学

接力，研究所的前辈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作为

“国家队”“国家人”，心系“国家事”，肩扛“国

家责”。

推向工业化

从榆林机场驱车两个小时才能到达合作的化

工厂，从 2019 年开始，戴着安全帽，身着灰白

色工装，潘秀莲，这个身形瘦小的女科学家带着

团队往返于大连和榆林工厂之间，2020 年一年

之中有一半的时间住在这里，和技术人员、工人

们一起“蹲守”在工厂，从催化剂装填，到现场

各种试验方案，不断讨论研究。

2019 年，全球首套煤经合成气直接转化制

低碳烯烃的千吨级工业试验装置顺利建成，9 月

份单反应器试车一次投料成功。2020 年 9 月完成

了全流程工业试验。

破 解 煤 化 工 能 源 变 革 难 题 ， 就 不 能 让 成 果

“躺”在实验台上。

有 些 年 轻 人 不 能 理 解 ，“ 为 什 么 院 士 如 此

厉 害 了 ， 还 比 年 轻 人 更 努 力 。” 在 实 验 室 里 ，

他常常在深夜还能看到包信和。潘秀莲研究员

除了出差，几乎大部分时间都在实验室，改论

文到深夜甚至凌晨是家常便饭，第二天早上又

早 早 出 现 在 实 验 室 。 在 这 里 ， 没 有 “996”

“007”的概念。他们一直在思考：基础研究如

何突破？基础研究取得突破后，他们又在思考如

何推向应用。

一处化工厂的装备架上，高挂着一条横幅：

创新引领科教报国，产研融合高端发展。

大连化物所研究员朱何俊深有感触，“身为

国家队，唯有瞄准难题，迎难而上，在工业化上

实现技术突破，才能称之为真正的国家队。”

他曾带领青年科研人员，前往榆林另一个化

工厂展开工业化试验。榆林的冬天，室外零下二

三十摄氏度，半夜开车返回住所，车窗上结了一

层冰。

困难在现实中被放大。在实验室，他们展开

试 验 需 要 1000 多 个 小 时 ， 当 催 化 剂 转 运 到 工

厂，试验时间则要延长到 8000 多个小时。

催化剂一旦达不到指标，丁云杰、朱何俊就

要带着团队分析温度、压力、工艺参数。团队四

五个研究人员跟着工人们爬到装置上，钻到反应

器里查找问题。最终，他们历时近一年，成功实

现催化剂放大生产。

2020 年，新一代煤制油技术的炭载钴基浆

态 床 合 成 气 制 油 示 范 装 置 实 现 100%负 荷 运 行 。

今年 5 月，鉴定委员会认为，该技术创新性强，

整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急国家所急

昔日，时任东北科学研究所大连分所副所长

张 大 煜 ， 在 1950 年 时 大 刀 阔 斧 地 开 始 重 组 改

革，面对国家的石油危机，毅然将石油研究作为

研究所首要的科研方向。

昔日，身在美国的张存浩回国，跟随张大煜

连夜乘坐火车来到大连。当时石油稀缺，水煤气

合成燃料技术势在必行，却遭遇种种挑战。他们

历经 3 个月，从流化床小试到中试，再到工业试

验，油产量超过美国。此后张存浩 3 次转变科研

方向，他说：“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

新时代有了新的能源命题。

《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 白皮书指出，要

全面推进能源消费方式变革，构建多元清洁的能

源供应体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深化

能源体制改革⋯⋯

中科院领命出征：到 2025 年，突破化石能

源、可再生能源、核能、碳汇等关键技术；推进

重点行业低碳技术综合示范，支撑产业绿色转型

发展。

历 经 数 十 年 的 努 力 ， 刘 中 民 院 士 团 队 于

2006 年合作完成了世界首次工业性试验，成功

开发了甲醇制取低碳烯烃 （DMTO） 成套工业

化技术，之后还实现了世界首次煤制烯烃工业化

应用“零”的突破，为我国烯烃产业发展开辟了

一条新的重要途径。

国家所急就是科学所急。丁云杰在团队里定

下 了 两 项 课 题 标 准 ： 一 要 做 国 家 所 急 需 的 技

术；二要做国外已有但对我国封锁的技术。这

两条标准影响着一届届年轻人的科研方向。包

信 和 也 常 常 提 醒 年 轻 人 ， 不 要 一 味 地 追 热 点 ，

不可唯论文，要心怀“国之大者”，瞄准国家重

大战略需求中卡脖子难题，要有坐冷板凳的决

心，肯下苦功夫，做出对国家有贡献的代表性

研究成果。

现在，一批批 80 后 90 后浸润在此，他们在

这里自由生长，努力破解煤化工能源难题。

进 出 之 间， 每 一 个 人 都 能 看 到 时 任 中 科 院

院长郭沫若所题字的院牌——中国科学院大连

化学物理研究所。另一段故事是，郭沫若曾到

大连化物所考察，提笔写下 《水调歌头》，以示

嘉 勉 ， 其 下 阕 云 ： 出 成 果 ， 驱 虎 豹 ， 御 熊 罴 。

赶 超 任 务 ， 重 担 争 挑 乐 莫 支 。 攻 破 尖 端 堡 垒 ，

满足国民经济，接力把山移。永蓄愚公志，长颂

冬云诗。

半 个 多 世 纪 过 去 了 ， 从 科 教 救 国 到 科 教 兴

国，这里的科学家精神永不落幕。

破解燃“煤”之急的年轻人


